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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越国时期建筑刍议

吴卫

(福建工程学院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ꎬ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８)

摘要: 历年来有关闽越国(公元前 ２０２ 年至公元前 １１０ 年)的考古工作发现了该时期丰富的建筑遗

存ꎬ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瓦当、铺地砖等建筑材料ꎬ而且还发现了王城、要塞、宫殿、官署等建筑遗址ꎮ 闽

越国时期建筑是吸收中原汉文化ꎬ并与本地土著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ꎮ 其中的若干因素ꎬ诸如杆栏式

建筑、木骨泥墙、河卵石铺砌地面等不但未因闽越国灭亡而消失ꎬ而且流传至今ꎬ成为福建乡土建筑区

域文化特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ꎮ
关键词: 西汉ꎻ闽越国ꎻ建筑文化ꎻ交流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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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福建古称“闽”或“七闽”ꎮ 战国晚期ꎬ无诸统

一了闽地的越人ꎬ自立为越王ꎮ 秦末农民起义爆发

后ꎬ无诸率部参与反秦ꎬ旋即又支持刘邦一方打败

了项羽ꎮ 因此汉五年(公元前 ２０２ 年)刘邦继位后

封无诸为闽越王ꎮ 汉武帝时ꎬ闽越国国力渐强ꎮ 虽

然西汉朝廷一度对闽越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加

以约束ꎬ东越王余善仍于元鼎六年(公元前 １１１ 年)
起兵反叛ꎮ 元封元年(公元前 １１０ 年)余善兵败被

杀ꎬ东越灭亡ꎮ 同年汉武帝又改封越繇王居股为东

成侯ꎬ封地迁往今江西九江ꎬ闽越国至此灭亡ꎮ
尽管闽越国存在不满百年ꎬ却是中原汉文化

首次大规模向闽地传播ꎬ并与闽越国的土著文化

产生碰撞交融的重要时期ꎮ 经过多年的考古工

作ꎬ目前已在福建境内多个县市发现了闽越国时

期的建筑遗迹和遗存ꎬ其中尤以闽北地区的武夷

山汉城遗址和福州市屏山、冶山一带的冶城遗址

因其宏大的规模、丰富的建筑遗存类型而最具代

表性ꎮ 这些考古成果使得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建筑

文化的面貌和特色成为可能ꎮ

一、闽越国建筑的主要类型
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ꎬ越国就已具备了较为发

达的建筑技术ꎬ«越绝书»«吴越春秋»等古文献中

就对越人的建筑活动多有记载ꎮ 如«越绝书»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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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载了越王勾践在山阴小城兴建的宫台、美女宫

等ꎻ[１]«吴越春秋»也记载了范蠡为勾践建山阴大

城ꎬ“西北立飞翼楼以象天门ꎻ东南伏漏石窦ꎬ以
象地户”ꎬ又“于东武山起游台ꎬ其上东南为司马

门”ꎻ[２] １９８２ 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编号为

Ｍ３０６ 的战国初期越族墓葬中ꎬ出土了一件青铜

房屋模型ꎬ平面呈长方形ꎬ面阔三间ꎬ进深 ３ 间ꎬ室
内仅有 ２ 根明柱ꎬ四坡式攒尖屋顶ꎬ已具备抬梁式

架构的特点ꎮ[３]

作为越族苗裔建立的闽越国ꎬ一方面在相当

程度上继承了前者的建筑传统ꎬ另一方面又积极

吸收中原地区的建筑文化ꎮ 结合文献记载以及考

古实证来看ꎬ闽越国时期建筑不仅类型丰富ꎬ而且

规模也更为宏大ꎮ 已发现的相关遗迹主要包括城

塞、宫署及其附属建筑、以及陶窑、墓葬等ꎮ 从遗

迹分布情况看ꎬ较大规模、较高等级的建筑遗迹集

中在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地区和以屏山、冶山

为中心的福州地区ꎬ[４] ３３７－３５１与文献记载中这两个

区域在当时处于闽越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中心的地

位完全吻合ꎮ 此外在闽西、闽南和闽中地区也有

少量该时期的遗址ꎬ但未发现大型建筑遗迹ꎮ[５]

(一)王城与要塞

闽越国立国之初以冶城为都ꎬ在 ２０１４ 年屏山

地铁工地遗址发掘后ꎬ考古学界基本确定冶城就

位于今福州屏山、冶山一带ꎮ[６] 在其外围的晋安

区新店镇浮仓山和古城村ꎬ洪山镇牛头山也曾发

现了较大型的聚落遗迹ꎬ尤其是牛头山遗址出土

了十余件“万岁”纹的瓦当ꎬ[７] 表明当时曾存在过

官署一类的高等级建筑ꎮ 史载余善为东越王时ꎬ
在闽北兴建拒汉六城ꎬ即浦城的汉阳城、临江城、
临浦城ꎬ邵武的乌坂城ꎬ建阳的大潭城ꎬ武夷山的

汉城ꎮ 其中武夷山的汉城遗址于 １９５８ 年被发现

后经多次考古发掘ꎬ是目前保存最完整、规模最大

的闽越国时期的王城遗址ꎬ其规模和等级可与冶

城相当ꎮ 城市平面近似长方形ꎬ城墙南北长 ８６０
ｍꎬ东西宽 ５５０ ｍꎬ总面积约 ４８ 万 ｍ２ꎮ[８]７城址内外

分布着殿堂基址、道路、城门阙、作坊、陶窑、民居、
城壕、墓葬区等遗迹ꎮ

２００３ 年对浦城锦城村闽越国聚落遗址进行

了考古勘探和局部发掘ꎬ不仅发现了密集的墓葬

区ꎬ还出土了大型建筑的台基、廊道遗迹ꎬ以及大

量的筒瓦、板瓦等建筑材料ꎮ 此外还有一件“□
阳□央”字样的瓦当残片ꎮ 经考证这里很可能就

是汉阳城的遗址ꎮ[４]３４９－３５１根据这处遗址的情况来

看ꎬ当时闽越国在闽北兴建的其他几个城在当时

很可能既是军事要塞又是主要的居住邑落ꎮ
(二)宫殿与官署

宫殿建筑因其规模宏大ꎬ构件特殊ꎬ故遗迹较

易保留辨识ꎬ在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、福州屏山遗

址、冶山遗址、牛头山遗址都有发现ꎮ 例如汉城遗

址的高胡南坪甲组宫殿建筑群遗迹ꎬ属于西汉前

期流行的高台建筑ꎬ现存台基平面呈长方形ꎬ东西

长 ９０ ｍꎬ南北宽 ６３.５ ~ ７５.５ ｍꎬ面积约 ６ ２００ ｍ２ꎮ
整个建筑群由正殿、侧殿、廊房、庭院、厢房、回廊

及散水、排水沟、水井等其他附属建筑组成ꎮ[８]５４

同属汉城遗址的北岗一号建筑遗址则为一处宫庙

建筑ꎬ由三个既能自成一体ꎬ又可合而为一的建筑

单元串联组成ꎬ面积约 １ ４８１ ｍ２ꎮ 每个单元都由

一座大殿、一个天井庭院、四条回廊和围墙构成ꎬ
但是从第一单元到第三单元ꎬ其回廊的进深从 ５
柱到 ３ 柱逐次递减ꎮ[９]３４３ 、 ３６８牛头山遗址发现的大

型官署建筑遗迹ꎬ基址面积约 ４００ ｍ２ꎬ其中的殿

堂式主建筑面阔 ５ 间ꎬ约 ２５ ｍꎻ进深两间ꎬ约 ８ ｍꎻ
北侧带回廊ꎬ宽约 ２ ｍꎮ[１０] 在屏山遗址也发现早、
晚两期大型建筑台基遗迹ꎬ虽然破坏严重ꎬ但仍可

分辨出长方形的平面ꎬ台基之间有浅沟分隔ꎬ周边

还有小路、散水以及成排的柱洞ꎮ[６]２１此外在冶山

的省财政厅宿舍工地考古发掘中ꎬ也曾发现一处

长约 ３０ ｍ、宽约 １０ ｍ 的大型建筑夯土台基ꎬ台基

上的板瓦的规格形制与汉城遗址的板瓦基本

一致ꎮ[１１]２７１

(三)道路与排水管道

在汉城遗址发现的道路遗迹最多ꎬ面貌也较

清晰ꎮ 位于闽越王城内的 １ 号石子路应为一条主

干道ꎬ东西走向ꎬ宽度约 １０ ~ ２０ ｍꎬ其做法是在路

基修好后铺上一层黄土并夯实ꎬ然后在路面以一

层小河卵石与碎砂岩混合铺砌ꎬ质地坚硬ꎮ[８]４３－４４

排水管道是当时宫殿区排水系统的主要组成

部分ꎬ一般埋设在建筑物台基下以及外围廊道、围
墙下ꎮ 根据汉城遗址高胡南坪宫殿建筑群的考古

资料看ꎬ其排水管道铺设显然事先进行过精心规

划ꎬ不同的建筑单元管道铺设方式也有所差异ꎮ
例如正殿东北部的配房ꎬ在基址中部间隔 １.５ ~ ２
ｍ 并列埋设了南北走向的四条管道ꎻ东侧紧邻编

号 Ｆ７ 的房基下却以“回”字形铺设两圈管道ꎮ 而

这些管道又通过排水沟与南面的水池连通ꎮ 水池

４２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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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部西高东低ꎬ东南部有排水口ꎬ经管道将水排出

建筑基址ꎮ[８]７６－７７

(四)墓葬

目前闽越国时期的贵族墓葬已发现若干处ꎬ
主要集中在武夷山汉城遗址附近ꎬ如蛇子山墓

葬[１２]ꎬ牛栏后墓葬[１３]ꎬ新亭园墓葬[１４]ꎬ牛山墓

葬[１５]等ꎬ福州地区亦发现一处ꎬ即新店益凤山闽

越国墓葬[１６]ꎮ 这些墓葬的形制统一ꎬ都是平面呈

“甲”字形ꎬ带墓道的土坑木椁墓ꎬ并带覆斗形封

土ꎮ 其中牛山一号墓葬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闽

越国王族墓葬ꎬ其墓前室为方形木椁箱式ꎬ墓后室

横截面呈三角形人字坡状的木构窝棚式ꎬ且主室

和前室均包裹厚厚的木炭层ꎮ 这种形制与浙江绍

兴印山的春秋时期越王墓葬完全一致ꎮ[１５]

二、闽越国建筑的主要特点

与同属西汉中央朝廷册封的越族诸侯国、但
其创立者却是汉族贵族赵佗的南越国不同ꎬ闽越

国是纯粹由越族人建立的诸侯国ꎬ较多保持了自

身的文化传统ꎬ在汉化程度上与前者差异较大ꎮ
正因为如此ꎬ闽越国时期的建筑更多表现为越文

化与汉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ꎮ 从考古材料来看ꎬ
无论从城的选址规划、宫署的布局营建还是建筑

材料的使用等方面ꎬ都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历

史特点ꎮ
(一)城的选址和规划

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几个闽越国古城遗址的情

况来看ꎬ这些城无一例外地选择依山面水ꎬ择险而

建ꎮ 如拒汉六城之一的大潭城ꎬ«建宁府志»记

载:“越王因山势筑城以拒汉ꎬ下瞰大溪ꎬ故以潭

名之ꎮ”带有国都性质的冶城和汉城亦如此ꎮ 如

«文献通考»记载:“闽越王无诸都冶ꎬ依山置垒据

将军山ꎬ欧冶池以为胜ꎮ”虽无文献记载ꎬ但经历

考古发掘的汉城遗址则更为直观地展现了这种选

址特点:该城在起伏的丘陵地带依山势而建ꎬ西、
南两面以高山为屏障ꎬ东、北两面有崇溪环绕ꎬ极
为易守难攻ꎮ

西汉前期ꎬ诸侯王仿中央王朝称制ꎬ“宫室百

官同制京师”ꎬ闽越国亦如此ꎮ 以考古工作最为

充分的汉城遗址的王城规划情况为例ꎬ王城以东

门为正门并在东门外左右对称设宫庙和坛地ꎬ将
南门和北门建在城墙拐角位置ꎬ宫城与外城仅设

一条门道等ꎬ这些做法都与当时的长安城如出一

辙ꎮ 但与长安城不同的是ꎬ闽越王城在城墙的东、
东北和西侧还开辟了三道水门ꎬ其中东、西两道水

门宽达 ２２ ｍ 左右ꎬ是主要的水道ꎬ引溪水自西流

入ꎬ东门流出ꎬ且水道与城内的主干道基本平

行ꎮ[８]３５由于越族人居住的东南地区山谷纵横ꎬ水
网沼泽密布ꎬ水行舟处是最重要的交通手段ꎬ在城

中开辟水道、修建水门的做法正是为适应这种自

然环境和生活传统ꎮ
(二)建筑的形制布局与营建技术

闽越国时期的宫殿形制布局同样是仿照西汉

中央朝廷的制度ꎬ讲究严格的中轴对称ꎮ 上文提到

的高胡南坪宫殿建筑群ꎬ坐北朝南ꎬ整体上呈四合

院结构ꎬ主殿建于中轴线上ꎬ左右对称建侧殿、厢
房、庭院等ꎮ[８]５５北岗一号宫庙建筑则为多进式庭院

结构ꎬ坐西北ꎬ朝东南ꎬ同样也遵循中轴线对称的原

则ꎬ每一个单元的主大殿都沿中轴线前后排列ꎮ[９]

在建筑的营建方面ꎬ可以看到许多将越族传

统营建技术与中原汉族营建技术进行融会贯通、
兼容并济的现象ꎬ在此试举数例以作说明:

首先是高台建筑的营建ꎮ 西汉前期ꎬ高台建

筑仍然是一种流行的宫殿建筑形式ꎮ 这种建筑最

大的特点就是在平地上层层夯土垒起高大的夯土

台基ꎬ然后在此台基上营建亭阁楼榭ꎮ 闽越国也

对此加以仿效ꎬ但不同之处在于其充分利用境内

丘陵起伏密布的地理特点ꎬ抛弃以层层夯土筑成

台基的办法ꎬ代之以因形就势ꎬ直接将原生的山丘

削平、修整成台基形状后ꎬ再于其上建筑ꎬ[１７]大大

节省了人力物力的投入ꎮ
其次是立柱的方式ꎮ 柱础在大型建筑中已有

较广泛的使用ꎬ但与该时期的中原地区已出现的

较为规整的覆盆式、反斗式等式样的石柱础不同ꎬ
闽越国建筑使用的柱础还处在较早期的状态ꎬ即
直接采用不经加工的大块砾石置入挖好的浅坑ꎬ
取其较平的一面朝上以承载木柱ꎮ 此外ꎬ在当时

还采用一种不用柱础的“栽柱式”立柱方法ꎬ即直

接在台基上掏挖深度可达 ８０ ~ １２０ ｃｍ 以上的柱

洞ꎬ在洞底填垫烧土渣、瓦砾及卵石等建筑废料后

将木柱竖立其中ꎬ然后在柱四周对称放置两块或

四块大砾石作夾柱石ꎮ[８] ５７这种立柱方法与修整

山丘为台基的做法是相呼应的ꎬ一则因为这种台

基土质相对夯土台基要疏松ꎬ便于掏挖深坑ꎻ二则

同样因为其土质相对疏松ꎬ所以须掏挖如此深的

柱洞方能保证承托梁架和屋面的柱子足够稳固ꎮ

５２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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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三ꎬ以河卵石铺砌地面ꎮ 西汉时期的宫殿

建筑檐廊、庭院内常使用河卵石铺设散水ꎬ这也是

闽越国时期宫殿建筑内的散水形式之一ꎮ 此外如

前文所述ꎬ河卵石铺砌地面的做法也被用于道路

建设ꎮ 之所以河卵石铺砌地面应用如此频繁ꎬ与
福建地处亚热带气候带内、年均降水量较多、大部

分时间炎热潮湿的原因有关ꎮ 以河卵石铺砌室外

的地面能较好地解决土路雨天积水泥泞的问题ꎮ
其四ꎬ木骨泥墙的使用ꎮ 早在新石器时代木

骨泥墙建筑就已出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ꎬ其
大致做法是先以竹片、木条制成墙体骨架ꎬ然后在

表面敷上拌有稻草的湿泥ꎬ抹平后用火烤干或阴

干ꎮ 闽越国时期除了在作坊、民居修建中使用木

骨泥墙外ꎬ这种技术还被广泛用于宫署围墙以及

室内隔断墙的修建ꎮ 从北岗一号建筑的墙基遗迹

中存在红烧砖块的现象来看ꎬ其围墙是木骨泥墙

与砖砌结合建造的ꎬ目的是提高墙体的结构强度ꎮ
此外对于宫署内外的墙面还以白灰进行粉刷ꎬ甚
至施加壁画装饰ꎮ[８]１１２

其五ꎬ干栏式技术的改进ꎮ 干栏式技术是长

期流传在中国南方百越地区的一种古老建筑技

术ꎬ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就已出

现相当成熟的干栏式房屋了ꎮ 所谓干栏式建筑ꎬ
就是在木或竹制底架上搭建高出地面的房屋ꎬ以
躲避蛇虫野兽和潮气ꎮ 闽越国时期ꎬ这种技术得

到进一步的发展ꎬ改进了早期干栏式建筑底架须

打桩深埋柱的做法ꎬ改以砾石上立柱ꎬ由此出现了

“低杆栏式”建筑ꎮ 如高胡南坪甲组建筑的南部

基址ꎬ“在各大型柱位之间ꎬ分布有 ２５ 块小型础

石ꎬ每块础石代表一个竖立桩柱的位置ꎬ简称桩

础ꎬ是支撑桩柱ꎬ以便于在桩柱上架枕梁、铺地板、
使底部架空” [８]５７ꎮ 不仅如此ꎬ干栏式技术还被运

用到室内地面的装修上ꎮ 北岗一号遗址主殿两侧

配房的墙基有排列规整的方形基槽ꎬ用于铺设木

地板时放置支撑的横木ꎬ地板下还有深浅不同、但
形状有规律的凹沟ꎬ推测用于填塞瓦砾、烧土渣一

类可用于防潮的物质ꎮ[９]

(三)建筑材料的使用

从闽越国时期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柱洞、柱
础石、夯土城墙、木骨泥墙等遗存遗迹说明ꎬ土、
石、木无疑是该时期建筑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ꎮ
不仅如此ꎬ闽越国还与时俱进ꎬ积极引进中原地区

流行的新型建筑材料制作技术(如砖类、瓦类、陶

水管、陶井圈等)并加以应用ꎮ 在闽越王城附近

发现的后山陶窑遗址、岩头亭陶窑遗址ꎬ其窑内及

废品堆积坑内包含大量的砖、瓦、瓦当、陶水管残

片ꎬ[１８]确证了闽越国的工匠已能熟练烧造制作这

些新型的建筑材料ꎬ其使用证据也广泛发现于闽

越国境内各处遗址中ꎮ
瓦类主要有板瓦、筒瓦、瓦当等ꎮ 板瓦尺寸普

遍在长约 ５２~５４ ｃｍꎬ宽约 ３６~４２ ｃｍꎻ筒瓦尺寸则

普遍在长约 ３８~４５ ｃｍꎬ宽约 １７ ｃｍꎮ 板瓦和筒瓦

的背面均饰绳纹和凹弦纹ꎬ在板瓦内面往往还印

有文字ꎬ除了诸如黄、莫、乐、寿、胡等汉字外ꎬ还有

一部分无法辨识ꎬ可能为闽越族创造使用的文

字ꎮ[１９]筒瓦则偶尔有见ꎮ 瓦当直径约 １５~１８ ｃｍꎬ
最具特色之处是其纹饰ꎬ以云纹和树纹组合的纹

饰居多ꎮ 另有少量发现于汉城遗址和冶城遗址以

文字或神兽为纹饰的瓦当ꎬ这显然是仿照西汉宫

殿的制度ꎬ如“常乐” “万岁” “乐未央”等字样和

四象神兽ꎮ[６] [８]１６０－１６７

砖类有方砖、条砖、空心砖、曲尺形砖等ꎬ其中

又以方砖和空心砖较有特色ꎮ 方砖长约 ４２ ~ ４７
ｃｍꎬ宽约 ３５ ~ ３８ ｃｍꎬ主要用于庭院回廊、天井及

门道等处地面的铺装ꎬ烧造火候较高ꎬ故胎质较坚

硬ꎬ颜色多为青色或灰褐色ꎮ 方砖表面普遍以模

印手法装饰变体菱形纹ꎮ 空心砖尺寸较大ꎬ六个

面分别由六片砖坯粘合而成ꎬ纹饰繁复精美ꎬ以仅

有的一件可复原标本为例ꎬ其长约 ２０２ ｃｍꎬ宽约

３２ ｃｍꎬ高约 ３０ ｃｍꎬ两端表面饰绶带玉壁纹ꎬ其余

四面或饰绶带玉壁纹与菱形纹组合纹饰ꎬ或饰变

体菱形纹ꎬ或为素面ꎮ[８]１２４

陶水管有直管和弯管两大类ꎬ是当时高等级

建筑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以泥条盘筑法制

作ꎬ表面多饰粗绳纹和凹弦纹ꎮ 管口有直口、喇叭

口、子母口之分ꎬ口径规格 １５~３０ ｃｍ 不等ꎮ[８]１７０

陶井圈常见于汉代的水井ꎬ亦采用泥条盘筑

法制作ꎬ一般为圆形直壁ꎬ直径 １ ｍ 左右ꎬ下口略

大于上口ꎮ 以层层套叠的形式置于水井中ꎬ井圈

壁中部开有四个对称的出水孔ꎬ主要功能是防止

井壁坍塌及保持水质ꎮ[８]１７０

三、结语

元封元年(公元前 １１０ 年)在讨平余善的叛

乱后ꎬ汉武帝鉴于“东越狭多阻ꎬ闽越悍ꎬ多反复ꎬ
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ꎬ东越地遂虚”ꎬ并且

６２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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烧毁了闽越国境内的宫殿和城池ꎬ[２０] 福建历史上

首次接受汉文化的进程也由此戛然终止ꎬ继而进

入一段漫长的低谷期ꎮ 直至东晋南朝时“衣冠南

渡ꎬ八姓入闽”ꎬ福建才迎来又一次文化的大繁

荣ꎮ 但有趣的是闽越国时期的建筑文化并未随之

消亡ꎬ而是像星星之火一般ꎬ始终散发着建筑艺术

的魅力ꎮ 诸如杆栏式建筑、木骨泥墙、河卵石铺砌

地面等营建技术至今依然在福建境内的乡土建筑

中被广泛地传承使用ꎬ已成为福建传统建筑文化

区域特色的重要构成因素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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